
    抗击突如其来的疫情增强了

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那道
“熏拉丝”也在整改之列。上海人

说的“拉丝”就是癞蛤蟆。《上海话
大词典》列出四个相关的词：癞水

蛤巴、癞蛤蟆、癞水、癞团。
蛤蟆摊上一个“癞”字和它

的长相有关，赖不得别人。这

“癞水”的“水”又作何解释
呢？曾有报刊解释为，蟾蜍

会射出有尿味的汁液。章
炳麟《新方言》中说：“今江

南运河而东至浙江皆谓蟾
蜍为癞施。”这个“施”和后

来进一步讹传成的
“水”，实际都是

古汉语“爾黽”
字 的 借 音

字。爾黽，《集韵》：“商支切，音施”；《说

文解字》：“酋黽爾黽，詹诸（蟾蜍）也。”
黄侃在其《蕲春语》中也援引《说文》

的记载，并说：“《诗》曰：得此酋黽爾黽。
言其行酋黽爾黽。酋黽，式支切。案：今《诗》

作施，海宁语谓之癞爾黽。爾黽格博；格
博即虾蟆音转也。吾乡谓之癞格谱；

格谱亦虾蟆之异音。”这就说清了

“施（水）”的由来。可见，尿水的解释
略显牵强。相信清代唱本《双珠球》

中的“赖思”、《合欢图》中的“赖狮”
以及“熏拉丝”，都是“癞爾黽”之讹。

按黄侃先生的说法，“格博”是
“虾蟆”的音转。姜亮夫在其《昭通方

言疏证》中也有类似说法：“昭人谓
蛙之有瘰者曰癞格宝，即癞蛤蟆之

声变；惟格宝乃言其形体胀鼓如疙
篼，则依声而以俗言，语义相近之字

易专名者也。”因此，不同地方的

口音转成不同的记录形式也就不
足为奇了。明代《山歌》中写作“癞

虼蚆”，1880 年《川沙厅志》中写
作“癞蛤蚆”，1924 年《昭通县志

稿》中写作“癞咯宝”，1986年《简
明吴方言词典》中写作“蛤霸”，

2000 年《通俗常言疏证》中写作

“癞革巴”，2007年《上海话大词
典》中写作“蛤巴”。笔者注意到，

古汉字中有两个“黽”部首字分别
读若“格博”。曷黽，《集韵》：“丘葛

切，音渴，蛙类”；《正字通》：“蛙声
也，因声阁阁，遂立曷黽字。”皮黽，《集

韵》：“补火切，音跛，蟾蜍也。”它
们也是“格博”的有力竞争者。

“熏拉丝”不能吃了，但“癞爾黽
格博”的称呼还是要用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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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里八早

炒蚕豆

吃弹弓 孵豆芽

上海话里的“撩”与“捞”

三月九，吃蚕豆，

舅妈出去买蚕豆。

买来两斤大蚕豆，
我搭舅妈剥蚕豆。
汏蚕豆，炒蚕豆，

我炒蚕豆最拿手。
炒好蚕豆拍个照，

发到武汉拨舅舅。

舅舅欢喜吃蚕豆，
伊在武汉抗魔头。

既是看看我手艺，
也好让伊过瘾头。

盼望舅舅早回家，
阿拉一道吃蚕豆。

    吃弹弓：要求被人拒绝，

尤指示爱或求爱未被接受。
例句：伊去追求小英，我晓得

要吃弹弓嗰。
孵豆芽：意思就像一个

人生意做垮了，欠了债躲在
家中不敢出来。例句：伊开店

个本钿侪亏光了，只好辣屋

里孵豆芽。 篆刻 / 周建国

    上海河道纵横，我童年时每

遇暑假就喜欢去水边玩耍，有时
就会不小心将东西掉入水中，只

能踮脚伸臂，用手或工具去水里
撩。黄浦江和苏州河上经常会有

漂浮的垃圾，也有专门的船只负
责打捞。

“撩”与“捞”虽是上海方言，

但亦有出处。东汉建光年间许慎
《说文》中对“撩”字的解释是：“拢

取物为撩。”西汉杨雄《方言》中对
“捞”字的解释是：“捞，取也。”由

此可见，“撩”与“捞”都是指一个
拢取物体的动作。不过，这两个字

在方言应用中却有了拓展。

“撩”有多种读音，且分别被
赋予不同含义。“撩（liāo）”是“揭

起，向上掀起”（使里面的东西露
出来）的意思，如：将衣服撩起

来。“撩（liáo）拨”被用来形容挑

逗、调情等行为。
“捞”本义是从水中寻

取东西，但被赋予了（顺

手）抓、摸的意思。另外，
“捞横档”是指用不正当的

手段获取钱物。“捞回本
钿”是指为了某事（如消费

或损失）给自己补

偿。“捞外快”则

是指获取额

外利益。

    现在朋友圈里勿少人欢喜辣

微信等交流工具里用上海闲话进
行交流，大家侬写过来我写回过

去，弄得闹闹猛猛蛮好白相。勿
过，上海闲话毕竟是一种“口语”，

要用文字写下来就难免滥用“同
音字”，假使写得勿好，勿但

对方看勿懂，甚至有辰光还

会弄出“一包气”来。
有一趟一位朋友个女儿

生病了，伊个闺蜜就辣微信
里表达同情和慰问，写了一

句“哪囡五真残孤啊”，结果
弄得搿位朋友邪气勿开心，

啥叫“残”“孤”？介毒辣个字

眼用辣人家生病个小囡身
浪，两个人差一点点绝交。覅

怪人家“迷信”，侬一样写“哪
千金真可怜”意思勿是蛮对？

就算拿“残孤”改写成“罪过”
也要好交交关关。有点朋友

勿动脑子，用同音字“拉到篮
里侪是菜”，乱七八糟瞎写

“上海闲话”，弄得上海人看
勿懂上海人写个上海话，实

在勿是一桩好事体。
我还读到过迭种文字：

“看到交贯 90后上海小囡伐
会港上海话，挖色啊”“旁友，

弄邦邦亡，上海宁伐弄个一
讨”。意思基本可以理解，不

过文字“语感”相当勿适意，
因为写出来就主要是拨人家
看个。更覅讲有辰光语言文字一

定场合还需要一点美感，勿好一
读就产生歧义。拿上头两句闲话

来讲，其中“交贯”写成“交关”，
“港”写成“讲”，“挖色”写成“难

过”，“弄”写成“侬”，“邦邦亡”写
成“帮帮忙”，“宁”写成“人”，“一

讨”写成“一

套”就比较
像样了———特别

是“邦邦亡”三个字
会产生坏个联想，结果能

帮忙个人也勿肯帮忙了。

前两天有人辣

QQ 里和我讨论上海
话，伊写了一句：“只

有到了疙瘩，泥朵边
听到额才是上海闲话。”

我顺水推舟半真半假开伊

一记玩笑：“‘泥朵’？烂泥
做个耳朵？‘木耳’就勿可以

啊？”老朋友回答我:“喔唷！
勿要介顶真么。”伊个意思蛮

清爽：随便写写，覅一本正
经。勿过我觉得，现在写上海

话最好还是要讲点规矩。
其实，只要想通一个简

单个道理，写上海话是蛮可

以做到勿产生歧义，勿出洋
相个。汉语言文字原来就有

“一字多音”现象：譬方说，辣
上海话里向“上海人”就勿必

写成“上海宁”，上海人看到
“小人、大人、老人”，从来勿

会有人读成“小忍、达忍、老
忍”；“儿子”一词也勿必为了

追求“音同”，写成“呢子”“妮
子”“尼子”。读到“朋友”“一

套”，呒没人会弄勿懂，而写
作“旁友”“一讨”，反而会叫

人稀里糊涂。

现在辣工作当中写上海话个
几率已经辣勿知勿觉当中提升了

交关，所以维护良好个上海话读
写环境相当重要，假使大家侪自

说自话瞎来来，难免就会捅出意
想勿到个娄子来。

    生鲜店里网购了一大盒冻

虾，质量不错，化冻之后，虾看起
来还是蛮挺括，呒没掼头搭脑，所

以，处理起来也就胆子比较大了。
清蒸、红烧、烧汤，侪试过了，

老实讲，侪勿大好吃。顶大个原
因，当然是烹饪水平差着眼。勿见

得饭店里买出来个虾，只只侪是

鲜龙活跳个，但是人家烧出来就
是要卖相有卖相，要味道有味道。

空下来就辣想，哪能烧，才对
得起搿点大虾呢？也是因为要闷

辣屋里，就多买了点，也可以少麻
烦人家快递几趟。再讲，快递现在

只好送到小区门口，还要麻烦物
业送到房门口来。想想，搿勿算是

人家名分账个事体，要记人家情。
结果，有天仔看见角落头一

大桶油，就想出来了，可以试试日
本个天妇罗吃法。还是因为紧张

兮兮囤食物，顺便又囤了两大桶油。

厨房间里就搿眼地方，一桶油还有
地方收，还有一桶只好竖辣眼门前

了。眼看天热起来，本来油也用得勿
多，辰光长了，也要耗脱。

天妇罗虾个做法是搿能呃：
先隔日夜里拿虾摆到冷藏室化

冻。第二天，沥干，撒一点点盐，抓两

把干面粉，拿虾侪窝辣面粉里向，一
定侪要埋没。

再辣镬子里倒比较多个油，多
到可以让虾氽起来个样子。油烧到

七八分热，拿虾放下去炸，用炸油条
个筷子搛起来，两面翻一翻，颜色金

黄就好了。
用吸油纸吸脱一眼油，寻只青

花盆子，啪啪满堆好，蛮好看。
因为临时想出来，手头呒没天

妇罗粉，所以，只好算是上海家常天

妇罗。味道勿错，外焦里嫩，虾肉邪

气有弹性，原汁原味，甜津津个。虾
壳，酥脆部分也可以吃一眼下去。
第二天又试了一次，面粉稍微

少一眼，一是勿浪费，每一份囤来

个食物侪要珍惜；二是，虾是主
角，薄薄一层面粉是防止虾炸得

太老，面粉太多会盖脱虾个味道。
当然，下趟假使要招待客人，

还是要买点天妇罗粉，拿虾去头
去壳，认认真真学得像样点。

毕竟，大兴天妇罗从色面浪

看，还是拿勿大出手个，就像从前
家常个淡馒头切片油煎煎，好吃

是好吃，就是上勿得台面。

    上世纪 60年代，我辣

读中学。当时假使啥人家
屋里向有一辆脚踏车，几

乎就是小康个标志。看到

有个同学放学辰光可以踏脚踏

车回家，我羡慕得不得了。
埃歇辰光我屋里经济比较

困难，哪能实现自家拥有脚踏车

个梦呢？我思来想去，想到一个办
法———利用寒假卖冻柿子赚钱。

冻柿子是阿拉老家特有个吃
法，要霜降以后采摘个柿子，冷冻

储存到冬天，柿子里向只剩一包
水。吃个辰光，先喝汁后吃皮，甘

甜如蜜清凉适口，家乡人侪叫伊

“喝了蜜”。
卖冻柿子既能圆我个梦想，

又能贴补家用，我个想法得到了
阿爸个支持。伊问同事朋友借了

点钞票，凑了一百多块洋钿，我终
于有了一辆凤凰牌脚踏车。阿爸

讲搿趟借个钞票要靠我卖冻柿子
来还，我满口答应下来。

从此每天早浪四五点钟，我
就到水果厂排长队，一天只能批

发领取最多两箱冻柿子。等我用
脚踏车驮着冻柿子出厂，已经八

九点钟了。

我拿沉甸甸装满冻柿子个箱子
放辣脚踏车个后架浪向，第一天卖

冻柿子，我有眼放勿开，怕碰到熟
人，也不敢开口吆喝，结果一天只卖

脱八只柿子。阿爸急了，伊讲搿能下
去借个钞票是还不清了，好在姆妈

还是勿停鼓励我，伊讲：阿拉是靠劳

动赚钞票，不偷不抢，侬怕点啥？
第二天，我鼓足勇气吆喝了几

声，就是搿几声吆喝为我招来了两
三个顾客，伊拉一下子就买了十几

只冻柿子。我有了信心，终于可以放
开吆喝了。当天我赚了三块洋钿，夜

里母亲专门为我做了一碗蛋炒饭。
外婆看到我冻得红彤彤个耳朵，心

痛地对我讲：“你看看，耳朵侪冻伤
脱了，先去揩把热水面，再去吃饭！”

接下去，我天天踏着脚踏车，带
着冻柿子，辣辣大街小巷里穿行叫

卖。尽管寒风凛冽，我却经常汗流浃
背。渴了饿了，冻柿子是舍不得吃

个，就花两分洋钿辣路边买杯热茶，
吃几口干粮。假使碰着落雪天就更

加麻烦了，有一趟落雪我仍旧出门，
路面浪泥泞湿滑，对面有卡车开过

来，我心里一慌，脚踏车龙头呒没控
制好，车身一歪，翻到了地浪向。我

爬起来第一桩事体就是检查装柿子
个箱子，看到只是落出来几只，而且

呒没掼坏脱，才算松了一口气。夜

里回到屋里，发现小腿浪向有一
大片乌青，还有血丝，当时真个是

忘记脱痛了。
有辰光寻着一块生意比较好

做个地方，结果呒没几天就有好
几个卖冻柿子个过来了，柿子就

勿好卖了，只好踏车子到更加偏
一点个地方去。有辰光生意勿好，

要到天黑才卖完，然后才顶着夜

色，踏着心爱个脚踏车一路飞奔
回家。有一次到了城郊，天黑了，

我认勿清回去个路，脚踏车轮胎
又被钉子扎破脱了。还好碰着一

个好心个老乡，让我辣伊屋里住
了一夜。

埃歇辰光屋里没有电话，我
想爷娘肯定要急死脱了，一夜天

呒没困着，天刚刚蒙蒙亮，我就到
处寻修车子个地方，补好胎就一

路飞奔回去。到了屋里向，姆妈看
到我就哭了，伊担心了一夜天，呒

没困觉⋯⋯
一晃交关年过去了，现在再

想起埃个冬天，埃个卖冻柿子个

岁月，即使过年也呒没停过个吆
喝声，心里呒没苦只有甜。寒冬夜

里姆妈个牵挂，让一个勿懂事体
个小人感受到了真实个生活以及

劳动带来个收获。


